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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博國圖劃叢1間科
。種三書新份月三。

有
時
候
，
你
對
自
己
所
忙
的
事
還
摸
不
着
頭
緒
，
乍
囘
首
，
却
發
現
居
然

已
經
做
了
好
一
陣
子
了
。

我
寫
方
塊
的
情
形
，
彷
彿
就
是
這
樣
。

六
十

一
年
夏
，
棗
漓
社
會
喧
騰
着
好
幾
起
以
博
'
H爲
主
角
的
凶
案
，
輿
論

與
民
心
極
形
擡
襲
，
我
在
衆
說
紛
紜
中
獨
思
冥
索
，
終
於
發
而
爲
文
，
－
吐
心

中
鬱
結
，
幸
蒙
中
國
時
報
垂
靑
，
除
將
本
帯
墊
底
的
「
從
鍾
臨
滿
殺
妻
談
起
」

一
文
披
載
外
，
當
時
的
「
人
間
」
版
主
編
桑
品
載
先
生
隨
卽
駕
舍
，
誠
邀
我
爲

該
刊
寫
方
塊
。

方
塊
原
是
副
刊
的
礎
石
，
方
塊
作
家
則
是
年
高
德
劭
，
學
養
俱
佳
的
君
子

人
，
我
說
什
麼
也
不
夥
格
，
然
而
任
憑
左
推
右
辭
，
終
拗
不
過
桑
先
生
的
雅
意

。
就
這
麼
樣
，
我
前
恭
敬
不
如
從
命
，
實
則
迷
迷
糊
糊
地
一
篇
挨
過
一
篇
，
忽

焉
竟
已
過
了
一
年
。

那
時
我
甫
離
校
門
，
涉
世
未
深
，
胸
中
亦
無
點
墨
，
只
因
兩
年
的
海
天
遊

琮
，
譜
我
一
曲
長
長
的
鄉
思
夢
，
重
履
斯
土
後
，
自
然
很
想
把
腦
海
裏
盤
旋
着

的
思
緒
掏
拘
開
來
，
也
就
憑
這
股
愚
誠
，
我
先
用
「
池
畔
風
」
爲
名l
~

「
但

「
尋
找
另. 
扇
崮
跋

書~

-'+ ___-
u 

書
自
棄
嚐
之
四

呂
秀
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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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它
吹
皺
的
不
止
是
一
池
春
水
而
已
，
更
多
的
是
浮
漾
其
上

的
枯
枝
敗
葉
。
」
後
又
改
以
「
筌
遠
山
」
，
取
意
「
筌
遠
山

乃
不
覺
近
處
起
伏
」
。
不
旋
蹦
，
「
人
間
」
由
高
信
疆
先
生

主
持
，
他
要
執
鉕
人
各
闢
一
個
「
話
框
」
，
因
催
促
甚
急
'

我
無
暇
深
思
，
就
摘
下
了
在
杭
州
南
路
經
營
的
「
拓
荒
者
之

家
」
的
帽
子
，
厚
皮
地
以
「
拓
荒
者
」
自
居
了
。

主
修
比
較
法
學
的
我
，
一
方
面
不
肯
輕
易
服
膺
甑
成
的

價
值
理
念
或
文
物
典
章
，
另
方
面
却
喜
歡
議
後
天
的
理
性
伴

隨
先
天
的
情
感
滋
長
。
執
筆
之
初
，
我
曾
給
自己
立
下
一
個

宏
願
：

我
要
拿
遞
邈
中
的
時
空
因
素
擴
擊
迷
信
中
絕
對
不
易

的
眞
理
！
而
我
的
莘
本
原
則
是
：
用
感
性
的
態
度
待
人
，
知

性
的
眼
光
論
事
。
由
於
摘
限
並
不
意
味
着
覆
滅
，
因
而
在
前

進
的
當
兒
，
乃
遣
下
保
守
的
痕
跡
，
又
由
於
理
智
伴
瞄
羞
感

情
．
致
使
我
在
怒
吼
之
後
，
復
不
期
然
地
要
爲
人
世
間
的
至

情
至
性
低
迴
吟
詠
。

我
不
知
逾
百
餘
篇
短
文
中
我
的
這
種
嚐
試
究
竟
如
願
了

幾
許
，
我
只
覺
得
其
中
鮮
少
令
我
眞
心
滿
意
的
，
每
交

一
篇

稿
，
我
總
提
醒
自
己
一
次
：

我
還
需
要
充
箕
自
己
。
可
憾
我

的
提
醒
尙
來
不
及
付
諸
行
動
，
交
下
篇
稿
子
的
時
刻
已
然
到

來
。
總
是
這
樣
的
，
期
許
之
後
就
是
敷
衍
，
想
不
敷
衍
却
又

繳
造
了
另
一
個
期
許
，
直
到
有
人
鄭
重
其
事
地
以
西
餐
「
納

聘
」
，
要
爲
我
這
一
年
的
拓
荒
之
言
作
嫁
衣
裳
時
，
我
這
才

意
識
到
「
吾
家
有
女
初
長
成
」
，
雖
不
標
緻
，
好
歹
總
是
自

己
的
。用

「
尋
找
另
一
扇
窗
」
作
爲
本
害
的
芳
名
，
是
出
版
人

胆
地
先
生
的
建
議
，
我
接
受
了
；
所
謂

「
另
一
扇
窗
」
也
者

，
大
而
化
之
，
不
正
意
味
着
另

一
種
命
運
或

一
套
觀
念
嗎
？

—
去

追
尋
別
種
命
運
或
去
覓
索
別
種
價
值
的
，
捨
拓
荒
者

而
何
？雖

然
我
的
拓
荒
路
程
很
短
，
却
不
無
既
定
的
方向
，
至

少
它
包
括
了
觀
念
、

習
俗
和
制
度
的
再
檢
討
及
重
新
肯
定
。

有
一
陣
子
，
我
特
別
對
傳
統
的
男
女
問
題
尤
有
尖
銳
嚴
苛
的

批
判
l
_

它
固
然
觸
怒
了
某
些
人
士
的
男
性
尊
嚴
，
却
也
使

我
飽
嚐
威
嚇
侮
蔑
的
滋
味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他
們
知
道
「
新
女

性
主
義
」
原
是
我
所
戳
力
以
赴
的
事
功
，
或
許他
們
的
無
名

怒
火
便
能
稍
稍
清
涼
下
來
了
。
抑
有
進
者
，
如
果
他
們
知
道

那
些
顯
然
失
却
理
住
的
掙
扎
反
擊
每
每
助
長
了
我
「
潑
辣
」

的
藉
據
，
或
許
他
們
便
該
爲
自
己
寫
信
時
氣
勢
泅
泅
的
情
緒

心
理
啞
然
失
笑
吧
？
無
論
如
何
，
爲
沖
淡
這
股
怨
懟
之
氣
，

我
終
於
決
定
鬪
除
掉
若
干
此
方
面
的
議
論
，
仍
被
保
留
的
，



• 74 • 

在
紙
張
印
刷
成
本
「
一
日
數
驚
」
之
際
，
偏
要
出
版
一

本
書
，
出
版
者
及
作
者
，
都
未
免
有
點
不
識
時
務
了
。
可
是

，
無
論
出
版
成
本
如
何
的
增
高
，
讀
書
，
大
概
仍
是
不
可
省

書
個
讀
書
的
故
事
」
序

--, 

. 

略
的
吧
？
否
則
，
我
們
就
眞
是
爲
物
所
役
，
那
是
比
漲
價
更

大
得
多
的
悲
劇
。
此
刻
推
出
我
作
文
十
年
來
第
一
本
專
輯
，

頗
有
幾
分
向
物
質
生
活
挑
戰
的
味
這
，
華
於
對
人
類
智
惹
與

-J+ =h-u 

則
是
那
些
我
認
爲
心
智
健
全
者
咸
能
接
受
的
了
。

在
整
理
舊
稿
出
書
之
際
，
我
敝
帚
自
珍
地
重
新
檢
視
了

一
遁
，
總
共
理
出
方
塊
九
十
篇
，
爲
壯
槩
勢
，
又
補
了
點
小

品
，
算
是
飯
後
清
茗
吧
。
此
外
，
爲
表
示
對
誼
者
的
忠
賀
，

我
特
地
將
手
遍
存
留
著
的
讀
者
來
鴻
重
又
拜
讀
過
，
並
適
當

地
把
他
們
的
意
見
附
註
在
相
隗
的
文
章
之
末
；
很
可
惜
，
還

有
一
部
分
被
我
搞
丟
了
。
至
於
盎
美
之
詞
，
也
只
好
從
略
。

擱
筆
之
前
，
還
有
一
事
或
能
博
您
一
粲
。
由
於
人
們
對

所
謂
的
方
塊
作
家
早
有
先
入
爲
主
的
印
象
，
很
多
人
乃
想
當

然
耳
地
以
爲
拓
荒
者
必
是
如
此
那
般
的
人
物
，
他
們
非
但
課

書
自
棄
嚐
之
五

亮
軒

植
了
我
的
年
齡
和
性
別
，
籍
貫
也
被
搬
家
了
。
前
二
者
固
憑

添
不
少
趣
事
，
後
者
則
未
免
逍
憾
了
，
本
省
人
的
國
文
程
度

難
道
沒
有
上
進
的
一
天
嗎
？

當
然
，
「
誤
認
在
先
」
也
未
甞
不
好
，
否
則
，
讀
者
朋

友
的
愛
護
恐
怕
就
要
大
爲
遜
色
了
。
不
止
一
次
，
爲
求
證
讀

者
的
來
仁
所
述
，
我
親
駕
現
場
一
探
虛
賀
時
，
雖
未
喬
裝
，

却
也
不
敢
表
露
身
分
，
畢
竟
，
我
們
這
個
秕
會
對
「
婦
人
之

見
」
的
信
心
仍
然
相
當
地
薄
弱
哩
。

作
者
識
於
一
九
七
四
、
元
月
四
日
凌
晨




